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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家墟位于霞阳镇 （原三
河 镇） 县 道 “ 酃 安 公 路 ” 西
侧，曾经是三河人民公社 （后
改三河镇） 的政府机关驻地，
距县城 15 里。以前，霍家墟隶
属康乐乡二都管辖，是炎陵县
城通往康乐乡和炎帝陵的交通
要 道 所 在 。 官 道 从 对 岸 太 和
（潘家） 经河漠水过渡进入霍家
墟，再经过一片田畴，到达西
台和天平。

一
清朝道光 （1821- 1850） 以

前，霍家因为近邻河漠水，曾
经设义渡渡口，义渡有官船一
只，往来河漠水的两岸，迎送
行旅乡民。道光五年 （1825），

“邑绅周本镐、霍端臣、唐湘
英 、 李 寿 昌 、 张 在 礼 、 金 敦
仁 、 刘 大 猷 等 捐 资 劝 输 倡 修
（石桥）。石桥七墩，阔一丈八
尺，高三丈许，长三十余丈。
历年倡首义绅，遇坏整修。癸
巳年，洪水冲激石墩，邑绅万
正洪、罗延明邀僧普明捐资，
将旧石成墩十座，上架枕木栏
杆。附近士民倡众成会，为永久
计。霍嵩岳等尤为出力。辛未
复被水坏，待修。”意思是说，霍家
村 旁 边 的 河 漠 渡 在 道 光 五 年
（1825），在县里的周本镐等乡绅
的倡导下，兴建了一座石桥，还成
立了护桥会，长期对石桥进行维
护修理。霍家墟上的霍嵩岳特别
卖力。同治十年（1871），桥被洪水
冲坏，等待维修。

有资料显示，这座桥历时
46年，桥面平坦宽阔，“如履坦
途”。公元 1871年夏天，县内山
洪暴发，这座石桥冲毁了，亟
待 维 修 。 后 来 ， 便 又 退 为 义
渡。至 1971 年，政府出资，兴
建混凝土公路桥梁一座，连通
霍家与太和。河岸桥头霍家人
曾建有“霍家亭”，后来遇到洪
水倾圮了。

二
霍家墟东面有斜坡延伸到

崖阴山，传说崖阴山是炎帝诞
生的地方。山上曾建有一座奉
圣祠，祭祀炎帝圣像。也许正
是因为霍家所在地，紧邻崖阴
山，元朝至治元年 （1321），在
顺天府担任通判的霍卷嵩奉旨
到酃县鹿原陂，祭祀炎帝陵之
后，一路迤逦行走，看见崖阴
山下，河漠水涯，既有古皇胜
迹，又有山林田畴，此地依山
傍水，风景秀丽，风水宜人。
复命之后，霍卷嵩便辞去官职，
携家眷从江西余干迁居于酃县
（今炎陵）河漠水畔，便有了将近
七百年历史的炎陵“霍家”。霍
姓居住在崖阴山西麓，族众便捐
田四亩以供养祠庙香火。到清
朝咸丰年间（1851——1861），霍
家村霍作相、霍厚辉、霍钟玲、霍
凝志等人，看到崖阴山奉圣祠颓
坏，又捐资重修祠庙。20 世纪
20 年代末，有尼姑驻善祠庙，周
礼妹妹周湘兰为躲避地主武装
的追捕，便化名为尼，避居于此。

霍家居住着霍姓族人，日
益繁衍，孤居便变成了聚居，
当 中 留 出 一 条 一 丈 左 右 的 街
衢，街衢靠近河岸渡口又逆斜
濑河的流向向南延伸，沿官道
通往西台。于是，日渐有人聚
货于街衢交易，霍家村，便成

为“霍家墟”。那么，到底是哪
一年正式成为“霍家墟”的？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但是，霍
家墟的历史比较长远，那是肯
定 的 ， 因 为 在 清 朝 同 治 年 间
（1862——1873） 的 十 八 市 当
中，“霍家市”便赫然于“城西
十五里”处，距今也有一百四
十多年的历史了。

三
霍家墟曾经是康乐乡下辖

的“霍家乡 （村） ”所在地。
虽然新中国成立前，霍家墟并
非县内甚至于也不是西片的政
治、经济中心，但是，在 1952
年 10 月 的 酃 县 区 乡 调 整 的 时
候，全县分七大区，“霍家墟”
便是其中之一，下辖深坑、河
漠 、 河 东 、 天 平 、 西 台 、 霍
家、太和等七个乡，算得上是
霍家墟最荣耀最辉煌的时期。
第二年又作区乡调整，霍家墟
便淹没于“二区”，成为二区十
七个乡当中的“霍家乡”，而且
只管辖霍家村。

到 1956 年 5 月，全县撤区
并乡，设二十个乡一个镇，河
漠水两岸设河漠乡，斜濑水东
西两岸设河东乡和河西乡，霍
家居于源头村与天平村之间，
隶属“河东乡”却不见其名，
只见“山前”和“新源”两个
新名字。1958 年 9 月，霍家被
划入“火花人民公社”；10 月，
火花人民公社更名为“三河人
民公社”，“三河”的名字从此
正式出来了。此后，三河人民
公社革委会的办公地址就选择
在霍家墟上的霍家祠堂。霍家
墟在“文革”期间，也显得比
较繁华。“文革”结束以后，霍
家墟恢复农历每月一、四、七
的逢墟集市贸易，霍家墟就变
成了西片最繁华的集市之一。

四
随着市场的不断拓展，三河

乡改名易辙为“三河镇”，原来的
霍家祠堂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
要了，镇政府的办公地搬迁到了
酃安公路靠近天平村的东边圳
界下的坡地上，镇政府又在霍家
墟东边的公路下征用数十亩稻
田，扩建新的农贸市场，沿着公
路扩建新的城镇居民区，霍家原
有的一丈余宽的墟街，就显得逼
仄，便被逢墟赶集的摊位和新农
贸市场逐渐冷落了。

人们贪图方便，下车就在
公路边买卖交易，大都不愿意
下一个斜坡，到“老霍家墟”
上去做买卖。于是，新拓展的
炎安 （炎陵至安仁） 公路，又
是县城和省城通往炎帝陵风景
区的交通要道，车来车往，人
气十分旺盛，公路两边新征收
的土地，很快便被远近的老百
姓 购 买 建 起 了 两 排 气 派 的 楼
房，一条向炎帝陵方向延伸的
通衢大道也就日渐繁华，霍家
墟往日的风光，便骤然转移到
了新建成的“霍家大道上”，日
常聚货交易和逢墟日赶集，人
们大多在霍家大道与老霍家墟
墟口的丁字路口连接新农贸市
场这一带。但是，三河中学兼
收了镇政府的老底盘“霍家祠
堂”之后，迅速发展扩大，教
学相长，人才兴旺，在一定程
度上维护了霍家老墟的热闹。

那年
爹去修湘东铁路

铁古脑

爹修湘东铁路那年是 1971年。
湘东铁路即今日的醴茶铁路，1970 年 8

月动工，1972 年底竣工。醴、攸、茶、浏、炎、
安六县，12万民兵参与建设，爹是其中一个。

爹去参加铁路大会战，家就撂给了娘。
这个家，有四个孩子，一男三女，大

的 8岁，小的两岁。我是大的那个。还有一
个尚在娘肚，5个月，应该有模有样了。有
一个已经很老的小脚女人，我奶奶。有一
头大母猪，也比较老，这家伙体量很大，
黑脑黑屁股，没事时，尾巴总爱晃一两下。

爹就像撂担子一样把这些撂给了娘。
娘是个清瘦的女人，身子单薄，担子生生
撂过来，只能生生用肩胛骨去接。

去的前夜，爹蛮兴奋，清亮的光从双
目里溢出，似即将驰骋疆场的战马，按捺
不住蹄子的奋起和鼻孔的长啸。淡黄的灯
光里，他说：“我可去了，明日！” 娘将针
头在头发里摩挲一下，说：“去吧，舍己做
事，家里有我哩！”爹要去“做事”的地
方，在茶陵县，距家 120里。娘在赶着给爹
第二日要带的几件衣服缀补丁。那夜，娘
睡得很迟。

从那日起，娘便有四重身份：女人，孕
妇，男人，家长。娘那夜回爹话，语气是轻松
的，但接下来每过的一日，那可蛮结实。天
蒙蒙亮，一骨碌翻下床，煤炉添炭，扫地抹
灰，园里摘菜，井里担水，喂猪，赶做早餐，觅
个空拽我们起床。至今都未弄清，为何小时
那么嗜睡，那么贪床。拽醒了，一只脚被拽
到床沿外了，娘一转背，在床沿耷拉的那只
脚，缩回去，又进入梦乡。待再次来“请”，腿
把子被用力一拉，屁股上有火辣辣痛，才知
早挨了一巴掌，抹净嘴角流出的口水，赶紧
跳下床去放牛。这是我。其他几个，稍大的
自己穿衣洗漱，小的得服侍老爷般，“服侍”
到底。

刚吃完早餐，生产队长喊出工的口哨
“呜呜”叫，娘抄起一锄把或一扁担，匆匆
迎着那口哨走了，边走边回头，大声嘱咐
我们，要如何如何，奶奶向她做手势，表
示：你走，有我。我则在让人有些心慌的
口哨里，走在上学的路上，我上二年级。
中午，在队里劳动的娘，回家即做中饭，
刚好收拾妥当，出工哨又急促响起。太阳
落山，娘回来，先喂猪，再做饭，菜园还
要转一下，或浇水施肥，或松土除草，接
着是洗衣挑水。待到点起油灯，才看见腆
着肚子的娘，在柜凳上小憩一阵。发现娘
最疲劳的是那双眼睛。娘轻轻抚摸肚子的
时候，双目看着一处，许久不太动，好像
动一下，要费去她很多力气似的。这样休
息一阵的时间不会太久。晚上的针线活不
知又要干到哪个时辰。

生弟弟的前一天，娘还在田间劳动。
娘奶水充足，弟弟一日比一日胖得可爱。
上午和下午的中间，劳动的娘都要回来喂
一次奶。赤脚，裤管卷起老高，来回走得
泥地“碰碰”响，腿肚上的泥巴或牛屎，
都没空去揩洗。

暑 假 的 一 日 ， 我 忽 觉 上 腹 和 胸 口 疼
痛。忍不住时，告诉了娘。

又有蛔虫？娘说。
春天，肚子痛，娘从赤脚医生处拿了

驱蛔丸让我吃。三个妹妹跟着也吃了药
丸。除尽蛔虫，我的手上脚上，便开始有
些肉。这回又有地方疼，娘带我到赤脚医
生那问。医生说这回不是蛔虫，要我们去
公社医院。医院检查结果是急性黄胆肝
炎。娘慌得不行，瞬间嘴唇发白。大夫解
释说明了好一阵，末了说：“抓紧治疗，无
大碍的。”娘这才把气喘匀。医生嘱咐，要
吃白砂糖开水冲蛋，要吃新鲜瘦肉煮猪
肝，单独用茶油做菜。

砂糖要凭票购买，脸皮薄怕求人的娘
急中生智，在供销社找到一位熟人，称了
两斤砂糖。娘千恩万谢，以后多少年，都
记着那两斤砂糖。鸡蛋家里有，买茶油和
每日买瘦肉猪肝的钱，娘出门借的。打针
吃药，伴着吃大夫叮嘱的饮食，我的病很
快痊愈。

秋季了，又是菜园种菜秧时节。娘弄
了三畦土，施足底肥，分别播下青大菜、
土白菜、黄叶白三样种子。日日浇水，生
得刷齐。精心伺候二十来天，可出售了。
这日，娘用竹篮装了一小把一小把的秧子
去场上买。出门时，哼起歌来，这是许久
未有的事情。我感觉到娘的快活，于是也
快活起来。

那日礼拜天，我也挽了竹篮，喊同伴
一起去田野扯猪草。刚出门，便听到队里
晒谷坪那边有吵闹声，急往那边跑。原来
是队长把娘截住了。队长说：“马上割晚稻
了，不能往场上走。”娘说：“种的菜秧不
卖出去要过期的，到时只能给猪吃，可惜
了。再说猪娘也冒糠吃，家里冒盐油，我
要用秧子换钱。”队长说：“这期间不准赶
场，队里会上定的。”娘央求说：“孩子爹
修铁路去了，这些事我得管，请你行个方
便！” 队长想了想，便说：“也是，情况特
殊，那你快去快回。”娘边道谢边飞跑着去
赶场。

三畦菜秧，娘接连赶了五回场，售罄。
解决了一家子一个冬季吃盐吃油的问题。

过年的时候，爹回来了，他们的任务
已完成。8个月大的弟弟，脸胖如盆。

妙先生（2D中文）：
13:45 15:45 17:45 19:45

误杀（2D中文）：
13:30 15:50 18:10 20:30

抵达之迷（2D中文）：
14:00

星际穿越（2D英文）：
10:10 14:30 16:30 19:30

乔乔的异想世界（2D英文）：
14:20 16:45 19:15

多力特的奇幻冒险（3D英文）：
10:35 13:10 15:20 17:35 19:45

喋血战士（2D英文）：
10:45 13:30 15:50 18:10 20:30

珍藏在心里的母校
汤媛姣

1989 年 9 月至 1992 年 6 月，三年时间，
我从十六岁半来到攸县师范，到十九岁半离
开母校，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就是
在这里度过的。当时，我就读的班级是 893
班，我们班由 15名茶陵籍同学，15名攸县籍
同学，7 名炎陵籍 （那时还叫酃县） 同学，
3 名醴陵籍同学组成，28 名男生，12 名女
生。

当时攸县师范育人的宗旨是为株洲地区
的各中小学培养优秀的中小学老师。我们的
学校生活丰富多彩，既要上好文化课，又要
选一门特长，利用课余时间去学习。老师
说：“你们将来想当好孩子王，必须有两把
刷子，否则孩子们不会服你们。”我们三个
平行班 （891班，892班，893班） 上完文化
课后可热闹了，体育兴趣小组的同学奔向操
场练习跑步、打篮球、跨栏等，声乐兴趣小
组的同学到音乐室练习吊嗓子，美术兴趣小
组的同学到画室练习素描、水粉画、油画，
书法兴趣小组的同学到书法班练习书写楷
书、行书、草书，文学兴趣小组的同学到文
学社听老师进行文学讲座、练习写作……反
正没有一个同学闲着，大家都觉得学好一门
特长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班的春谊同学，
她参加的是声乐组，常常吊嗓子，勤学苦练
了三年，终于练就了一副金嗓子，在校园歌
手赛上凭借一曲 《我想有个家》 一举夺魁。
我觉得春谊的嗓音真像潘美辰的嗓音，略带
嘶哑又很洪亮，把这首经典歌曲演绎得特别
完美，令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参加其他兴趣
小组的同学也都是勤勉踏实地学习，有一两
门特长傍身，心里才会底气十足！

攸县师范特别重视学生的体质健康，常
常组织学生进行晨跑，举行篮球赛。我印象
最深的是三千三百米的环城跑，每年冬季都
会举行一次，我有幸连续三年都参加了。

那时候，天还没亮，攸县师范的校园中
已经是人头攒动，全校师生都起了个大早，
大家把环城跑当成学校的一件盛大的体育赛
事，参赛选手和裁判老师已各就各位，各个
路口也早已有后勤人员守候，裁判一声令
下，选手们像打开闸门的水一样涌出攸县师
范的大门，我也是这个大部队中的一员。

攸县大街上还是黑咕隆咚的，只有朦胧
的路灯为我们照亮，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奔
跑在攸县的街头，心里一点也不害怕，因为
每个路口都有老师同学为我们做后勤服务，
队伍前头与后面也都有师生和校医为选手保
驾护航。我就算跑得气喘吁吁也决不停下脚
步，最多是放慢一点速度，等呼吸均匀了再
接着奔跑起来，那时候，我心中老记起我们
班体育委员运平说的话：“只要能跑完全程
三千三百米，你就胜利了。”现在回想起
来，当时的我们迎着曙光奔跑，从学校出
发，环绕攸县县城一圈，再跑回母校，天已
大亮，初升的太阳映红了我们年轻的笑脸，
那时候的我们多么幸福啊！

当年从攸师毕业的学子，如今已在株洲
地区的各中小学，有的还在高中，履行着教
书育人的职责，肩负着为祖国培养优秀人才
的使命，始终活跃在教育第一线，成为各县
市的教育中坚力量。即使现在的攸师已改为
职业技术学校，但母校永远珍藏在我们每一
个攸师人的心中。

朝觐帝陵聚霍家
黄建林

旧事

老照片

老墟上的霍家大屋

新农贸市场入口

霍家老墟东西街

霍家老墟南北街

新街水果摊

霍家新街霍家新街（（炎帝大道炎帝大道））


